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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礼物
□任广民

每当在群里看到
铺天盖地的歌颂父爱
的文章、歌曲，便知道

是父亲节快要到了。虽然到现在我都不知道父
亲节的来历，但触景生情，每当这个时候，都会
引起我对父亲更加深切的怀念。我的父亲离已
经离开人世二十二年了，每年清明去扫墓，我们
都会想起关于他的历历往事。兄弟姐妹在父母
坟前立了碑，我撰写碑文，请省文史馆馆员、著
名书画家刘培民先生书写。

几次父亲节都有写父亲的冲动，一直没能
动成笔。前段时间的高考、中考，目睹考生父亲
对孩子的殷勤关照甚至焦虑，使我想起自己当
年的高考及上大学之路，艰涩而感动内心的父
爱，再一次萦绕心头。

1980年，我如愿以偿考上了大学，在那个
年代的农村可谓凤毛麟角，当年高考录取率仅
为 8%，我也是光宗耀祖了。父亲满面春风地
拉着架子车，带我去粮站交了半年的口粮（当
时农村户口大学生粮油计划第二年才能列入

国家粮油供给计划）。交食用油时遇到了一点
小波折，从当年 9月到年底，每月半斤食用油
总共要交 2斤油菜籽，因为我们生产队不种油
菜籽只能折成钱交给粮站。当时折算了多少
钱我记不清了，但父亲就没有这几块钱，粮站
站长和工作人员与父亲很熟，父亲是生产队
长，每年到粮站给队上交公粮。他们急切地
说：“老任，借钱折了交成菜籽给你娃把粮油手
续办了，要不然你娃上大学没有饭吃，菜里没
油。”父亲出了粮站到不远处的公社熟人那儿
借了钱，交给粮站。父亲是文盲，不识字，拿到
粮油迁转证，急切地让我念给他听，脸上露出
了喜悦的笑容，边走边说：“你吃上商品粮了，
是公家人了。”

开学报到，父亲给一直穿粗布衣服的我买
了一身崭新的料子衣服，又买了一条内裤（从小
到高中毕业没穿过内裤），还凑了三十块钱装
在我贴身的衣服口袋里。父亲为了送我，在离
家不远的煤矿托熟人，等到晚上坐不买票的闷
罐车到七十里外的市火车站。住不起旅馆，我
们爷俩在火车站候车室的木连椅坐到天明，吃
了自己带的馍，买了去西安的火车票。父亲将
我送上火车，从花布提包中拿出一条洗干净的
内裤塞给我，说到学校换洗。我马上意识到父
亲把他自己唯一一条内裤给了我，我气急道：

“你给我，你穿啥？”父亲红着脸说：“我农民穿
不穿不要紧！”我一时想说又不知道说啥好。
这时火车喇叭声响起，提醒送站的亲属下车，
父亲说：“我下去了，到了记着给家里写信。”便
匆忙下了火车。

电铃响了，父亲蹲在站台上抽旱烟，火车
徐徐开动，他站了起来，看到他已经驼了的背，
摸摸他给我的内裤，我双眼发热，眼泪在眼眶
里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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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不知几万里
□武沁园

周五下班，微风不燥，一时兴起，买了晚场
的电影《长安三万里》，去看大唐群星闪耀时。

那是一个落日余晖的年代，“国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曾让万国来朝的大唐由盛转衰，
自此苟延残喘，颓然黯淡。泸水关外，白雪皑
皑，人强马壮的吐蕃大军兵临城下，剑指长安。
60岁的西川节度使高适交战不利，节节败退。
军帐中，花甲之年的他，隔着漫天风雪，向督军
讲述着曾经璀璨而闪耀的那些人。

曾经以为李白、杜甫、王维、王昌龄、岑参等
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备
受推崇，长大后才知晓，他们的一生多是挣扎坎
坷，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晚年悲凉。而那些从
孩童起就耳熟能详的诗词，是他们用血泪铸下，
当时只道是借景抒情，却不知每句诗包含了多
少无奈与叹惋。为什么千年后的我们依然在吟
诵传唱，就像是他们早已预判了当代人的困厄，
也提前为我们备下了一份慰藉。大唐群星的人

生沉浮，就像一颗颗穿越时空的子弹，精准击中
了千年以后，普通人身上的焦虑、迷茫、彷徨，有
了一份穿越千年的心意相通。

李白，他豪迈洒脱、肆意张扬，因为出生于
商贾之家，连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都没有，只能
拜谒名人以求推荐，到了晚年以为投奔永王可
以报国，最后落得“参与叛乱”，险些丧命。从满
腔热忱的青年长成大腹便便，千金散尽也没能
换来一张入场券。同期的王维为了向皇上举荐
自己，也要通过弹琴献艺以博公主青睐。高适，
勤勤恳恳厚积薄发，却照样无人举荐蹉跎半生，
直到46岁才踏入仕途，将心中的一团锦绣脱口
而出，朝堂之上，如履薄冰，战士军前半死生，美
人帐下犹歌舞，一回首，王维、贺知章、李邕等当
年流觞曲水宴的故友已凋零尽。岐王宅里的少
年杜甫，他无忧无虑，眉飞色舞，盼着未来大展
宏图，奈何一生颠沛流离，晚景凄凉，布衾多年
冷似铁，明明自顾不暇，却偏偏见不得人间疾

苦。24岁的他在《望岳》中“会当凌绝顶，一览
众山小”。56岁的他《登高》中哀叹：“万里悲秋
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
潦倒新停浊酒杯。”电影里还刻画了一位奇女
子——裴十二。她尽得裴家剑法真传，一柄长
剑舞得飒飒生风，然而只因是个女子，就被挡
在杀敌报国的所有途径之外。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原来
在时代的洪流中，都有少年的志，青年的闯，中
年的坚，暮年的惑，个体的迷茫求索，没有人可
以独善其身。追逐心中的“长安”，或春风得意，
或艰难险阻，当下的酸甜苦辣种种加在一起，便
是你我的“长安三万里”。千年遥望，让我几度
热泪盈眶。我想到了苏轼，想到了毕加索，想到
了贝多芬，想到了塞万提斯……或许，他们的一
生在当时看来并不胜意，但他们的千古绝唱却
滋润了无数人，成为人类史上的璀璨明珠。他
们从来不曾被遗忘，也不会被遗忘。奈何当时
学业繁重，只顾着赶路，功利潦草地背记，竟没
来得及窥探古人风骨，而今再看，篇篇诗词意味
深远，只觉能穿越时空与他们对话是一件幸事。

把酒言欢，敬背诵全文的青春，敬曾被题海
埋没的浪漫风骨，敬后知后觉的人生。

愿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诗意人生。

□□史红霞史红霞

““架架””回来的丈夫回来的丈夫

舅家的丝瓜
□任文

□祁军平

“黑车”风波

丈夫病了。
此刻他正躺在床上，盖了三床大棉被，只露

出一个小脑袋，一头黑发张牙舞爪地立着，那张
黑得少见瘦得可怜的脸看起来就如我的拳头样
大小。窗外，世界暖成一片光辉。有孩子在楼
下欢快地嬉闹追逐，从邻居家的手机里土匪似
的闯进来很响亮很高亢的歌声：“不知道你现在
好不好，是不是也一样没烦恼……”

情况明摆着，我们俩现在都糟透了。他躺
在那儿虚脱似的一身又一身地出汗，我如疯子
一样披头散发慌慌张张地跑进跑出。手机铃声
吵得头都要炸了。千盼万盼，盼着他回来，本打
算和他去看生病的老父，然后再一起去文化宫
好好乐一乐，还要给一个满月的小皇帝送礼，想
不到他却被他两个弟兄架了回来。他说他们队

昨天解决了一口高难井，弟兄们甩开膀子大干
了整整一天，别的井队都没干下来，唯独他们胜
利了。只是太累了，想不到在等值班车的时候
会躺在冰冰的井场上睡着了，更想不到如此就
感冒发烧了。他一副很骄傲的样子。

那些美妙的计划看来只有我独自去完成
了。那张为了出气吓唬他的离婚申请书赶快烧
掉为好，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回来了。虽然病病
歪歪被人架着回来了。我的一颗整天吊着的心
也好歹放下了。看他的样子，说不定能在家待
一个星期。不能为求我的心理平衡而在这几天
难得的日子里，平添几丝不快。

其实我知道自己很自私。结婚十多年了，
我很少去他那个到处是油井的作业大院。我害
怕坐两个多小时的火车，再走半个小时的路，却

见不到他的影子；要不就是眼睁睁地呆立一旁，
目送他和他的弟兄们跳上汽车呼啸而去，然后
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几乎全是男人的大院内外
晃来晃去，心里憋得要炸出火来。所以我宁愿
坐在家里等他、想他、念他、盼他。

我爱幻想，没结婚的时候，把小家庭的生活
想象得光彩四溢，就差豪车、别墅、出国留洋
了。结了婚才知道，其实不外乎是柴米油盐、吃
喝拉撒。他研究生毕业分到前线，留下我一个
人孤单单地守着四居室，想的时间就更多了。
虽然我知道这是杞人忧天、自寻烦恼，可是我又
忍不住不想。当他十天半个月不回家，我就怀
疑他是不是把我忘了。当他说好今天到家却
仍不见影子，我就担心他是不是出事了。在想
象中，我也经历了万般劫难，我恐惧、伤心，恨
不得马上就去找他，发誓等他回来好好收拾
他。不过他当真回来了，一切的怨、

一切的气也都随之烟消云散。
他回来了，我的寂寞逃走了。工作的时候

想到有人在家等着我，真的就像某些文章里所
说的那样顿感干劲倍增。走在下班的路上，想
到那扑面而来的一屋温暖气氛、一桌丰盛晚宴，
我兴奋得眼热心跳，想唱起来，想跳起来。可一
想，这样的日子会马上过去，他很快又要离我而
去，我的心又掉进孤寂的深谷……

最害怕的时候终于来了。他的病好了，正
在收拾东西准备下午归队。

“明天走不行吗？”我轻轻地问。我怕自己
哭出来。

“待的时间够长了，下午回去说不定能赶上
明天八点上班呢。”他不看我，不动声色，继续把
衣服往包里塞。我不再说什么，纵然心中有万
般不舍，为了他，为了他那一句话，我也不能再
说什么。我冲过去抢过包，把屋里所有的好吃
东西都塞进他的包里。但每次他都会把它们再
掏出来留给我。

他每次归队，都不让我送。他说：“当我在
单位交通车上，看着你独自一人开车回家，我就
不想走了，我真想跟着你一起回家，可是我又不
能。”当他对着我慢慢说出这句话时，我禁不住
鼻子一酸泪水盈眶，我多想对他说，其实我也舍
不得他走啊！

看着他恋恋不舍地走出家门，在门外又回
头看我一眼，送来一个飞吻，留下一个笑脸，然
后“哐”一声带上门走了。听着他咚咚下楼远去
的脚步声，我感到一阵又一阵的孤独感向我砸
过来，我好想冲出去，送他到车站，看着他离
去。可是我不能，为了他，为了他那句话，我不
愿在他繁重的工作之上，再添顾念我的重担。
我只希望他在远远的陕北油区前线，无忧无虑
地工作完，安全回到家里。

丈夫走了。
听着他下楼的脚步声，真希望他再一次被

“架”着回来。

打记事起，听到最多
的是“多吃点、多穿点、别
着凉……”从不计其数的

“唠叨”到成家立业的热
泪，她总是在默默守护着
我，或许她不是最优秀的
女人，但在我心中，她永
远是最可爱的女人，我
的母亲。

无声的爱像落红，他
一边教导我勤俭节约，一
边却总是买最好的给我；
他一边严厉地责备我做
错事，一边在背地里自
责；他一边微笑着送我去部队训练，一边转过
头擦眼泪，这就是我的父亲。无论何时何地，
他们都是我心灵的栖息地。

“哇哇哇……”妹妹出生了，那年我10岁，
她成为我小时候最想要保护的那个人。记得
我常常因为她受欺负而去和别人打架，也经
常因为她的告状而被母亲责骂，不管怎样，她
总是会把那些自己舍不得吃的零食留给我。
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分享欢声笑语，经历烦
恼忧愁。她的到来没有分走父母对我的爱，
还为我增添了一些陪伴。

18岁那年，我怀着满腔热血进入部队，开
启了军旅生涯。从懵懂无知的少年，到后来
敢于担责的军人，我明白了肩上的重任——
国和家。离开家乡，到祖国需要我的地方去
付出青春和汗水。每当中秋佳节，我渴望阖
家团圆，但作为七尺男儿，我清楚自己的职
责是守护，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团圆。我将那
说不完的祝福讲给了云，将那道不尽的思念
说给了风，只希望它们越过祖国的山河，将
祝福带回家。

如今，时光荏苒，我离开了他们，投身到
忙碌的工作中。但无论我身在何处，他们的
教导从未远离我的心灵。忙完后的一通电
话、一条简讯成为我进步的动力。他们那一
声声“孩儿，今天累不累，吃了没……”带给了
我无限的力量和勇气，让我在前行的道路上
更有动力。

盛夏季节盛夏季节，，在乡下的农家院落在乡下的农家院落，，看最热闹看最热闹
的花开，莫过于丝瓜花开。

丝瓜花开，简直是一种热热烈烈的铺展
之势，闹腾了整个农家小院子，使人彻夜难
眠。好像一群活泼的孩子聚在一起，有说不
完的话儿。于是，满院里撒野了，麦秸草垛上
伏着的，篱笆墙上趴着的，杏树、桃树上攀着
的，轰轰烈烈。

丝瓜是一种平淡无奇的蔬菜。在老家，
每户庭院里都喜欢在院墙边种些丝瓜，然后
用木条扎一个木架，过个把月，那木架上便爬
满丝瓜藤。小时候，我最愿意去的地方就是
舅舅家，舅舅家在洛河北山的滴水沟里，那是
一条窄窄的深山沟，树木葱郁，鸟语花香，汩
汩流淌的小溪从山沟深处流出。舅舅家院里
的丝瓜藤，沿墙搭设的丝瓜架遍布四周，丝瓜
花开的季节，满院黄花灿烂，是一年四季中最
难得的景色。

每年谷雨过后，迎来了种丝瓜的好季节，
舅舅就在院落沿墙一周刨沟，撒上一行行丝
瓜种子，隔十天半月的就上点草灰、鸡粪等。
日子在期盼中一天天地过去，不久，嫩嫩的丝
瓜苗便悄无声息的破土而出了。丝瓜苗一周
用木棍、树枝或竹竿搭架，偶尔锄一下杂草，
疏松一下土壤，当丝瓜藤长成型时，它们攀绕
在瓜架上，然后便迅速蔓延开来。不久，便
陆续长出绿叶，开出一朵朵的黄花。满院的
丝瓜花，这朵蔫了，那朵又开了……那种浓
烈的美好，是我记忆里永存的景象。花尽
时，长出绿色的长长的丝瓜。嫩绿的丝瓜在
架上摇曳，吮收着丝瓜架空隙间透射出的阳
光。从春末开始挂果，直到夏秋时，满院爬
满丝瓜的景色会持续很长一段日子，瓜熟蒂
落的霜降岁月，丝瓜走完了它丰富多彩的一
生，丝瓜秧却孤零零地遍布在院落里，舅舅
总是留下一些个大长相好的丝瓜做种子，直
到叶子落尽，枝蔓枯了才扒皮取籽，精心收
好，来年再做种子。

记忆里的每个暑假，我都会去舅舅家，不
仅为了舅舅家那满院丝瓜花的乐园，更为了
品尝舅妈亲手做的好喝的丝瓜汤、丝瓜炒鸡
蛋。在丝瓜架下摆一张饭桌，凉爽方便，我和
舅舅一家人围在一起，碗筷交错，其乐融融。

又见丝瓜花开的多彩季节，得益于党的
富民政策好，居住在滴水沟里的人家终于搬
了出来，修建了房屋，过上了美满舒服的日
子。可是积劳成疾的舅舅过早地离开了人
世，唯有滴水沟里丝瓜架下，舅舅务弄丝瓜的
身影是印在我脑海中最深刻的记忆。

春暖花开，满头白发的舅妈还不忘种植
丝瓜，在移民新居门前为丝瓜搭架。夏日炎
炎，那丝瓜架上，爬满藤和叶，而叶间，一朵
一朵的小黄花开了，不多日，院门前就会黄
花灿烂……

美食搅团，秦人都很熟
悉。尤其是女人们，一说起
搅团就滔滔不绝，口里生
津。有个南方文友很奇怪，
问我：“搅团到底为何物，
难道会比鱿鱼海参、鲍翅
燕窝好吃吗？”我说是的。
她让我发个照片过去，我就
照了几张汁水多、辣椒红、
炒菜多的照片让她看。她
发个撇嘴的表情说：“不就
是一碗面糊糊嘛。”我不能
说她说的不对，但我清楚她
是不解其中奥妙。

打搅团要先和面芡。
和面芡的水要凉，这样面粉易化开，不结疙
瘩。面芡和好，就往烧沸的开水锅里倒，边烧
火边搅动。等到锅里没了疙瘩，面糊糊有了
亮色，就算完成了第二道工序。面糊糊的稀
稠，要以擀杖挑起能挂面糊为原则。太稀，不
算是搅团；太稠，发硬，不好吃。

“搅团要好，七十二搅；搅团要粘，屁股抡
圆。”“搅”，是搅团制作的不二法宝，满锅划圈，
方向不变，既防粘锅，也释散面疙瘩。搅至面
水相融，不分你我就算成了。乡下人打搅团，
锅底软柴文火，锅内擀杖搅动。一个人搅不动
了，换另一个人。两口子你搅我烧火，我搅你
烧火，配合默契。那份快乐，那份激情，你要是
看到了，肯定会对“举案齐眉”“夫唱妇随”这两
个词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搅团的吃法大致有三种。一曰水围城，二
曰凉鱼鱼儿，三曰凉片片。

“水围城”，是热吃，即调好汁子，舀一勺热
搅团在碗里动，碗转半圈，又换个地方吃。吃
的时候不能急，要不会烫了嘴、烧了喉。其实，
这种吃法更接近于“品”。有次，我带一个城
里的朋友吃搅团，搅团一端上来，他就用筷子
呼啦呼啦搅了几圈，再看碗里，那就是一团五
颜六色的黏糊糊，全没了水围城的感觉。凉
鱼鱼儿，是用漏勺漏出来的。漏的时候，底下
一盆凉水，勺抬高点，鱼儿就细长，落低一点，
就粗点儿，全凭个人喜好。凉片片，是热搅团
放在盘子里晾凉，吃时，切成小块儿，调上蒜
泥汁子就成。

说起吃搅团，男人有时候很虚伪。明明手
里端着一大碗搅团，嘴里却埋怨媳妇又给他做
了顿“哄上坡”。巧媳妇做的搅团滑爽，调的汁
子有味，男人吃了一碗想两碗，吃了两碗想三
碗，肚子虽然吃胀了，可是搅团不耐饱，等到出
门干活爬高坡，肚子叽里咕噜又饿了。心里有
怨言归有怨言，回家还要吃搅团。

媳妇们吃搅团，对配菜可是很挑剔。炒
菜，就炒野菜或者韭菜，要么就吃腌制的酸芹
菜、酸荠菜。盛一碗凉鱼鱼儿，浇上酸菜，再放
上红辣椒和韭菜，酸酸辣辣、红红绿绿，吃起
来，那叫个畅快，那味道真不知该咋样形容。

小时候，我也特别爱吃搅团。白玉米面、
黄玉米面搅团都吃过。有一阵子，农村到处种
高粱，打出的搅团都是粉红色。一开始害怕不
敢吃，后来，吃得顺了口，还不愿意吃白的了。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

大清早，老鲁和老伴来到村口，打算坐班车
去县城看生病的外孙女。

昨晚，老伴给闺女打电话，闺女在电话里带
着哭腔说：“妈，臭妮子下午从学校回来就咳嗽，
而且还有点发烧。”

老鲁一听外孙女咳嗽、发高烧，心里猛一
惊，最近他从抖音刷到西京城各大医院发热门
诊患儿增多，忍不住脱口而出：“臭妮子阳了？”

老伴听老鲁这么一说，心里更慌了，电话
里急忙叮嘱闺女赶紧打车去医院，不敢耽搁。
老鲁一晚上心里就像猫抓似的，翻来覆去睡不
着，第二天，天蒙蒙亮就喊老伴起床跟他去县
医院看外孙女。

左等右等不见班车来，正在这时，一辆“黑
车”停在路旁，司机缓缓地摇下车窗伸出头来，
冲着老鲁问：“叔，你跟我姨去县城吗？”老鲁本
来不打算理睬，只听那人又说：“我去县城呀，你
二老若去县城，我把你老两口拉上。”

“两个人坐到县城多钱？”等车焦急的老伴
忍不住问。

“跟坐班车一个价，班车过来还要半个小时呢。”
“小伙子，便宜点，把我老两口拉上。”
“好我的老姨哩，平时班车从这走县城都是

六块，您坐我的车不但节省时间，还舒服……”
老鲁见小轿车上还坐着两个男女就妥协了，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以每人五块钱成交。
现如今大伙生活普遍富裕了，许多家庭

都买了私家车，农村搭班车的人越来越少。
班车生意惨淡，为了节省油料费班车发车次
数减少了，以前每二十分钟发一趟车，现在五
十分钟发一趟。

下车前，司机把一张写有自己电话号码的
纸条塞到老鲁手里说：“叔，我看您也是实在人，
下午回的时候打电话，随打随到，我再把你们送
回去……”

后来，去看闺女或者去县城办事，老鲁又搭
乘过几次私家车。

老鲁的儿子在县城上班，前段时间经人介
绍谈了个对象，想着儿子结婚、买婚房还要一大
笔花销，经过考虑，老鲁花了两万多买了一辆二
手小轿车，也跑起了“黑车”。为了招揽生意，他
还在微信上建了个拼车群，每天早出晚归，忙得
不亦乐乎……

一天，老鲁拉着一车人快到县城的时候，只
见路旁停着一辆交通运输执法车。调头是来不
及了，一位身穿“天空蓝”制服的女执法员冲他
打着靠边停车的手势。她快步走到老鲁车旁
说：“您好，我们是县交通综合执法大队的，这是

我的证件，请您配合我们检查。”
老鲁强作镇静，问面前站着的女执法员说：

“咋啦？我车上拉的全是我家人。”
女执法员冲身边的三名同事使了个眼色，

老鲁小轿车上拉的三男一女，便被带到一旁分
头问话，任凭女执法员怎么问，老鲁一口咬定车
上拉的是亲戚。

不一会儿，女执法员就拿着四个人的微信
付款截图，对老鲁说：“叔，您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涉
嫌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
输经营。请您将私家车停到我们的指定场所，
接受调查处理。”

就这样，老鲁的“黑车”被执法人员暂扣了，
老鲁以没钱为由拖着拒不接受处罚……

一周后，儿子打电话说周末要带女朋友回
来吃饭，也让父母见下面。老伴一听儿子要领
对象回家吃饭，那爬满沟壑的脸上，露出了舒心
的笑容。

周末一大早，老鲁就让老伴去镇上割几斤
肉，再买些新鲜蔬菜，老伴图快，就到村口搭了
一辆“黑车”去买菜了。

十点多，老鲁就在大门口等着儿子，一辆出
租车停到门口，儿子先下了车，紧随其后，一个
身穿白T恤的女孩也跟着下了车，她那双丹凤
眼，老鲁感觉尤为眼熟，这不就是那天扣我车的
女执法员嘛！

老鲁一时傻眼了，愣在门口不知说啥好。
儿子见状忙对老爸介绍说：“爸，这是我女

朋友，叫卢梅，在县交通综合执法大队上班。”儿
子没瞅见他妈的身影，便问：“爸，我妈人呢？”

“快，快，屋子坐。你，你，你妈去镇上买菜
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叔叔，您好，您还记得我吗？”卢梅接过老
鲁递过来的纸杯，喝了一口水接着说：“叔，我们
不反对您跑车，但是私家车没有营运许可，跑车
属于违法行为，会被处罚的。再说您没买相关
保险，万一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对您拉的乘
客也不会赔偿。”

“你喝点水，今天咱们不谈这些。”老鲁红着
脸说。

正说着，老鲁的手机突然响起。“啥？我老
伴坐的‘黑车’和货车剐蹭了，人受伤了吗？她
现在在哪里？”

老鲁感觉脑子“嗡”的一下一片空白，忙
对儿子说：“赶紧，你妈坐的‘黑车’发生交通
事故了，你，你，快，快骑咱家摩托车带我去
医院……”


